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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尝帖

儿时第一次喝速溶咖啡，冲了半壶水，未尝
出咖啡香，懵懵懂懂，只觉得酸苦。 喝完身暖，脸
红红的，不多时呼吸急促 ，心如擂鼓，晚上回了
家，一夜无眠，一夜无梦。

闭了眼，汗水濡湿枕套，却怎么也睡不着。 原
以为身心年轻，压得住咖啡的焦躁，不料心神难
敛，只好睁眼到黎明。 失眠后坐在床边，晕乎乎
的，朝窗外远眺，晨光暗淡，仿佛回到了过去。 幼
时偏爱香甜，不知生活之苦，直到甜意散尽，甘味
漫开，初尝咖啡之酸涩，才学会珍惜。 此后苦便是
苦，甜就是甜，甜苦分明，先苦后甜。 老一辈言之
凿凿，笃定可信，由此对先甜后苦不再抱有执念。

往后几年，我对咖啡敬而远之，其味焦、干、
熏、烈、浓、醇、焙、苦、酸，从口而入，念由心生，世
间滋味大抵如此，小小心境，忽然懂得了人间百
态。 原来甜苦交织，也是悲欢相依，没有绝对的圆
满，只有一番悠长且安然的况味回归于一个失眠
又持久的夜。

成年帖

高考结束后，朋友从国外回来，带了咖啡豆，
非要亲自给我做一杯手冲。 到了家，他温器润纸，
沸水洗涤纸气，慢滤缓萃后，传来一股焦香，水滴
逐渐连成一根线，锁住了香味。 萃取好了，加入冰
块，绵柔而透亮，恍惚入了风雅境。

初入唇间，幽苦袭来，朴素无烈味。 舌尖隐着
一缕浅酸，去了脂肪的咖啡粉，澄净但不失醇厚。
于是大口喝，大口咽，齿间如有野果之韵，渐渐泛
起一丝清凉感。 我们又各自续上一杯，苦味褪去，
层次婉转，顺滑入喉。 喝开心了，不再顾虑冲法，
潇洒间，觥筹交错，仿佛是在饮酒。 他人借酒消
愁，我俩大抵相反，以咖啡代酒，越喝越清醒，用
出世之心畅饮，无比自在。

喝到最后，眼神迷迷糊糊，虚汗暗涌，身形似
有飘摇。 那个夏天，朋友阔别，此后再也无相见，
每次回忆起来，种种怅惘，都散作了这唇齿间化
不开的苦。

摩卡帖

秋末，能够感觉到一点寒冷。 雨连绵，打在玻
璃上，倒映着月亮升起来，黯淡而忧伤。 前尘影事
皆随雨气漫上来，凭窗独坐，愁肠百结，又无计排

遣。 整个人恹恹的，躺在床上看书，突然想喝甜水。
下了楼，只有一家咖啡馆还开着，凉风飒飒，

不想走远。 于是进店，买了一杯浓缩减半的手工
摩卡。甜牛奶配合着可可酱，焦糖味十足。咖啡沿
杯壁注入鲜奶中，加入可可液，打发的淡奶油覆
盖在杯顶，细腻绵密好似落雪。

热饮入口称心，甜意浅浅，毫无苦味，仿佛抹
去了旧日时光，有清寂亦有温柔。 再抿一口，香气
纯正，精神瞬间好了起来，愁云消散，意兴渐舒，
甜蜜中带着鲜气，是闲气也是仙气。 志趣在嘴中
荡漾，万象浮沉，灿若星河。

喝完了，咖啡淡下去，冬意浓起来。

上瘾帖

澳白最为浪漫 。 但我更习惯叫它馥芮白 。
“馥”喻咖啡之香，豆韵凝练，芬芳馥郁，清苦之中
自有厚味。 “芮”者，柔姿纤薄，似新芽初绽，轻巧
玲珑。 馥芮两两相契，一香一柔，一沉一婉，香有
风骨，柔含灵秀，如得一篇好文章。

双份浓缩加上极薄的奶泡，油脂丰厚，细密
均匀如丝绒。 奶缸贴近液面，沿中心匀速倒入，蓬
松的拉花在嘴里化开，薄沫沾满上唇，鲜乳浓腻，
是我喜爱的口感。 唇齿相接的刹那，余味绵延，独
自浅尝，暖意由舌根漫至心底，浮躁皆散，周身都
觉得恬谧。

奶泡中心的白点，因馥而满足，因芮而姿雅，
细品，方知其中妙境。

玛奇朵帖

深烘萃取，浓缩减半，由此去了涩味。 观咖啡

颜色，呈透明琥珀状，匀润不浑浊，流露出一种若
有若无的亮泽。 牛奶必须冷藏，随后淋上焦糖酱，
层次分明，自带哑光，宛若一幅沉敛的油画。 味蕾
藏在深处，层层递进，色泽深浅交错，好似一道暮
秋林间的光影。 小喝一口是风情，大喝一口是豪
情，牛饮痛快又坦然。 最后余一丝溶液，加入冰
块，淡淡的，有雅致轻盈的滋味。

稀释后的甜苦褪去了底色， 少了些张力，质
感变得柔和寡淡，放久了，呈现出沧桑感。 心绪也
随这杯咖啡，渐渐归于恬静。 读书、写字、刮风、下
雨、人间烟火都融入杯中，婉约朦胧，不沉郁、不
鲜亮，像白月光。

花样帖

咖啡饮多了，自然想喝点花样出来。 咖啡文
化也算多元，喝完倘若没有回味，必然失了灵性。

青梅气泡美式应该在雨夜独饮，配上柠檬塔
和可露丽，有一些柔弱感。 果香铺底，注入意式浓
缩，气泡水簌簌升腾，酸甜清爽，澄澈透亮。 香味
在微苦和清冽之间平衡，似乎咽下了巴蜀的灵动
气韵。

桂花拿铁不放糖，将金桂烘干，捣碎，撒在奶
泡上，又温润又绵软，看起来色鲜味美。中度烘焙的
豆子经过水洗，日晒，隐一丝焦苦之香，显得老气一
些。 桂香萦绕唇齿，苦淡浓醇，自带秋日的惬意。

黄油拿铁淋入冷萃液和曲奇酱，以水牛乳垫
底，填满碎冰，融合了黄油与白巧的甜润。 大饮一
口，鼻尖缥缈着恣意的坚果香，凉感回旋在口腔
里，直通肺腑，冲淡了燥热。 余下几口小饮，嘴巴
凉飕飕的，似乎隐逸了锐气，多了几分素雅。

某日来了兴致， 在调好的咖啡中加入干姜、
陈皮、紫苏和西洋参，置入冰箱浸泡一夜。 第二天
清早取出，药香刺鼻，颜色迥异，杯底黢黑一团，
边缘生出青灰相间的纹路， 呈现出一片新的天
地。 人隔夜，有了老成感，咖啡隔夜，有陈韵之美。
试饮一口，前调浓稠，缓慢品啜，又平淡得让人怅
惘。 喝到一半，故意加入蔗糖浆，其味诱人，其味
撩人，喝完了，竟萌生了少许厌恶之情，大概是甜
过了头，有些不伦不类。 半夜额头沁出汗来，昏昏
沉沉，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再也没有睡意。 回想从
前，岁月摩挲，浮生皆在回忆里，往后所谓尘埃落
定的归宿，全是昔日苦楚蜕变而来。

咖啡风致不同，人之性格命运也不同，接纳
苦的本真，珍惜甜的馈赠，冷暖自渡，方能气贯全
身，一片烂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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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744 年，唐玄宗经过三十余年
的宵衣旰食，认为大唐已屹立东方，雄
视天下。 那时的玄宗，不知道公元纪年
为何物， 他感觉自己的业绩超过尧舜
了，于是决定改天宝三年为天宝三载。
后世史家认为，这“年”改“载”，大唐国
运就开始下滑了。

而唐诗热衷者认为， 这一年还有
一件大事， 是大唐诗坛的双子星见面
了。

斯时， 李白自翰林放归， 誉满天
下。 而比太白小十一岁的子美，在诗坛
上，顶多算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又或
是一位文学青年。 杜甫是有真材的，正
如后世所见， 他是一票真正的 “潜力
股”。

李白不得意，在长安又开始漂泊。
这次，他漂流到了东都。 而杜甫，恰巧
客居洛阳。 四十四岁的老李，三十三岁
的小杜，在洛阳晤面了。 后世把这两个
人并称李杜，但当时他们的诗名，一个
是天上的月亮，一个是地下的萤火。

不过，李白和杜甫谈得很投缘，相
约去梁园宋中一带走马射猎， 在秋冬
一块笑傲山水。 第二年，杜甫在兖州，
约在任城的李白， 双方又一起泛游东
鲁。 见面时李白发现杜甫又瘦了，便戏
谑这个“作诗苦”的粉丝：“饭颗山头逢
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
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相聚总是短暂，
这次分离，他们谁也未曾料到，竟是永
诀。 余生，未再相逢。

李白、杜甫一生中的两次见面，在
一起时，把酒言欢；不见时，以诗抒怀。
大唐的国运，在酒中走向衰落；大唐的
诗歌，却在酒中走向辉煌。

今天我们读李杜的诗文， 发现李
白写杜甫的诗，仅三首。 而杜甫写李白
的诗多达十五首， 其中专门写李白的
诗，就有十首。 质量上，李白为杜甫而
作的诗，在近五万首唐诗中诗质平平。
接着看杜甫的诗：“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
称臣是酒中仙”“白也诗无敌， 飘然思
不群”“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杜甫写李白的诗， 在浩如烟海的唐诗
中，诗质一流。 再看双方的关注度，李
白与杜甫分手后，又开始新的漫游，新
的朋友进入他的 “朋友圈 ”，李白几乎
把杜甫给忘了。 而杜甫对李白是春天
想、冬天想，白天想、做梦也想；安史之
乱，李白沦落到“世人皆欲杀”的境地，
而杜甫“吾意独怜才”；李白离世后，贫
病交加的老杜困居夔州，还在想李白。
再从诗的理解入手， 李白对杜甫之诗
没有任何评价。 杜甫眼中的李白之诗，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清新庾开
府，俊逸鲍参军”，杜甫对李诗的评判，
可谓入木三分。 最后，对人精神的“聚
焦”。 李白先是嘲谑杜甫写诗，把自个
儿苦得不成人形了， 最后说人生似飘
萍，干酒再会。 杜甫给李白画像：“秋来
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
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从政失
败，学道失败，又无产业，沉湎酒中，心
气高傲，杜甫给李白的定位，如同北斗
卫星一样精准。

李杜的友情是不平等的， 这是由
二人当时的地位和个人性格决定的 。
但不平等的友情，并不代表不珍贵，总
在流浪的李白对杜甫也 “思君若汶
水”。 友情不能用多少，平等与否来评
价，因为友情就是友情，它是圣洁的。

李白的文道朋友， 远不止杜甫一
人。 李白离蜀漫游时，开元十五年，在
襄州结识了长自己十二岁的孟浩然。
第二年， 太白在阳春三月送孟浩然前
往扬州，脱口而出《黄鹤楼送孟浩然之

广陵 》。 人已远去 ，帆影一点，天的尽
头，只有长江奔流。 诗人还不愿收回目
光，还想再叮嘱朋友。 万语千言，如同
长江水，说不完流不尽。

开元二十六年， 李白再游襄阳，与
孟浩然故地重逢。 孟浩然已老，李白也
不再年轻。 寄情山水间的孟夫子，早已
成为仕途无落的太白偶像。 “吾爱孟夫
子，风流天下闻。 ”“白首卧松云”的孟夫
子，把李白迷得神魂颠倒。 从青年到中
年，李白都崇拜着孟浩然。 为其所写之
诗，也广为流传，但孟浩然并没有 “唱
和”之作流传下来。 但真正的友谊，绝不
在迎来送往中，而是讲究志同道合。

李白还有一位“一片冰心在玉壶”
的友人，叫王昌龄。 李白与王昌龄，友
谊源自惺惺相惜。 王昌龄曾贬谪岭南
途中行至岳阳，此时，两位人生不得意
之士，在羁旅途中相见。 惆怅不已的王
昌龄，赋七绝《巴陵送李十二 》以慨仕
进不易。 谁曾料到，十年后，王昌龄因
“不矜细行”又被发配龙标。 在东南一
带闲逛的李白，闻听这一消息，胸中顿
时愁味翻滚。 人生无常，王昌龄命运多
舛。 太白先生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
绪：“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郎
西。 ”不承想，竟一诗成谶。 安史之乱
起，李白因李璘事件长流夜郎。

今天我们读李白之诗， 李白的朋
友圈多达四百余人， 其中不乏乡间草
根。 安徽泾县的汪伦，用十里桃花、万
家酒店“引诱”李白畅游桃花潭。 从李
白写给汪伦的诗看，汪伦住的可是“大
别墅”。 汪伦还演奏当地民歌为偶像送
别。 李白被真挚的情感打动得哗啦啦
地流热泪， 瞬间化作万丈诗情。 一首
《赠汪伦》，将李白、汪伦两个人名 ，直
接融入七绝，成为千古名篇。

我们知道， 李白的生命中是少不
了酒的。 忽然一天，宣城酿酒的一把好
手纪老汉驾鹤西去了。 纪叟的老春酒，
让尘世间的李白， 暂时忘却了多少烦
忧。 但是，纪老汉抛下李白先走了，这
让诗仙如何是好：

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
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
李白猜测，纪老汉即使在黄泉，也

还是干他钟爱的那一行———酿酒。 只
是那里没有阳光，他的酒卖给何人呢？
李白这首 《哭宣城善酿纪叟 》，把他与
草民的细微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一生漂泊的李白，平交王侯，往来
文士，怜爱布衣，他把丰沛的情感，连
同那颗纯真之心融入一生交往， 这正
是人们喜欢他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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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 大邑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王
泗支部在王泗孟鹤松家中正式成立，宋其康担任
支部书记，孟鹤松、朱淑盈分别负责组织与宣传
工作。 王泗党支部的成立，点亮了大邑革命第一
缕红色星火，给大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此后他
们以王泗、新场一带为重点，组织开展农民运动；
联络进步青年，成立穷人齐心会；加入上川南抗
捐大同盟，发动农民抗粮抗捐。 随后又扩大发展
组织机构，成立了新场、凤凰村党支部。 王泗党支
部留下的不畏艰险、忠诚为民的红色基因，浸润
着今日酒乡的沃土，始终激励着后人赓续红色血
脉，奋进振兴新征程。 有诗云：“一九三二立鸿基，
宋孟朱贤聚王泗。 暗聚农心驱苛政，一星红炬照
大邑。 ”

1935 至 1936 年红军长征期间，中国工农红
军第四方面军翻越冰雪覆盖的夹金山，迅速攻占
宝兴、天全、芦山，又挥师进驻大邑与芦山交界的
横山岗一带。1935 年 11 月 10 日，红九军、三十军
所属的七十六团、七十九团和八十一团分三路进
军大邑，一路主攻横山岗，一路走唐王坝椒子坪，
一路经花架子，直逼双河场。 红军将士在横山岗、
尖子山、九顶山、唐王坝等地以山河为营，以草木
为伴，与国民党阻击部队展开了长达 110 余天的
艰苦鏖战。 特别是 12 月 8 日，在尖子山、横山岗
与川军二十一、 二十八军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战，
红军依托山地顽强阻击， 击落了一架国民党战
机，可惜四百余名红军战士在此牺牲。 红军在这
里建立起横山岗村苏维埃政权，分田分粮，扩红
支前，开展群众工作。1936 年 2 月，国民党调集三
个正规团和上千民团合围横山岗、唐王坝、花架
子的红军驻地，在敌众我寡之下，红军只好分批
突围，被逼撤离大邑，踏上北上抗日征途。 如今的
横山岗红军战斗遗址，山水长青、青松挺立，静默
的山川铭记着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见证着红军
将士不畏艰险、忠诚为民的革命信仰，成为大邑
最鲜活的红色地标。

抗日战争时期，大邑悦来镇的车耀先，奔走
四方，积极组织爱国救亡活动，引领大批青年奔
赴报国之路，极大地推动了川西抗日救亡运动蓬
勃发展。 他在成都以办“努力餐”作为地下联络
点，创办《大声周刊》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持续向
家乡大邑传播进步理念，团结同乡爱国人士支援
前线。 1940 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成都制造“抢米
事件”，车耀先不幸被捕，遭六年牢狱囚禁，受百
般酷刑折磨，无论敌人怎么威逼利诱，他始终铁
骨铮铮，展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节，坚守住了共
产党人的底线。 1946 年，车耀先在重庆松林坡从
容就义，以一腔热血践行了“愿以我血献后土，换
得神州永太平”的毕生誓言。

从延安归来的共产党员刘家言，迅速联络本
地进步青年肖汝霖，成立大邑青年学会，学习革
命理论，开展抗日宣传，在安仁、唐场元兴等地，
秘密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刘家言毕生投身地下革
命事业，1948 年 3 月在西康不幸被捕， 后来关押

在渣滓洞牢笼，最终在 1949 年重庆“11·27”大屠
杀中壮烈殉国。 大邑地下党员还深入安仁、唐场
等地，团结教师、学生开展街头抗日宣讲、募捐支
援前线，联络爱国川军、开明士绅，助力川军将士
出川抗战。 安仁乡贤、时任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刘
湘，主动请缨率领川军奔赴抗日前线，慷慨践行
“敌军一日不退，川军一日不还乡”的夙愿。 一代
代大邑革命先辈 ，不畏强敌 、舍生取义，前赴后
继、薪火相传，以赤诚热血守护家国。

解放战争时期， 南方局领导的大邑地下党，
以刘家言、肖汝霖、周鼎文、吕英、李维嘉为骨干，
在唐场、王泗、三岔、安仁等地建立地下党支部，
设立秘密活动据点， 成立大邑县第一支地下武

装，依托大邑西山与周边山区开展游击战。 还大
力开展统战策反工作，争取开明绅士、地方乡贤。
1949 年 12月 9 日，时任西康省主席、川康边防总
指挥的刘文辉与川军将领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
通电起义，实现成都和平解放。 1949 年 12 月，地
下党积极配合解放军主力， 实现大邑和平解放。
大邑地下党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台前盛名，却用无
数暗夜的坚守与付出，换来了故土新生、万家光
明。 他们的忠诚信仰、为民奉献，永远镌刻在大邑
史册之中，代代赓续。

回望历史，我们永远记得第一位入党的大邑
籍共产党员、川西抗日救亡运动领袖、成都地下
党核心人物———车耀先烈士； 记得 1932 年 5 月
大邑县第一个中共基层党组织———王泗党支部；
记得成都平原西部红军驻扎最久的红色革命根
据地———横山岗； 记得大邑第一个工农红色政
权———横山岗村苏维埃政府；记得 1935 年 12 月
横山岗阻击战中成都境内首次击落国民党军机
的鏖战……

雪山巍巍存浩气，初心灼灼启新程。 这片土
地上诞生的一个个红色“第一”，都是永不褪色的
精神丰碑。 我们当以史为鉴，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以实干精神续写时代
新华章。

□ 谭国伦

离堆新记
仪陇离堆，声名久著，其文化本无玄奥。

余数度入川，皆行色匆匆，未及登临，心中徒
留怅惘。 丙午初夏，承友相邀，终至其地。

离堆坐落仪陇新政镇西南， 去城二里
许，枕嘉陵江畔。 遥想太古之时，此山欲挣脱
母体，随大江奔流入海。 岸畔主山依依相守，
终未沦于泥沙、没于沧波。 凌空而望，其三面
环水，仅以细脉与连山相接，一如赤子未断
脐带，亿万年受群山滋养。

此与都江堰离堆、乐山乌尤寺离堆、洪雅
岷江离堆，并峙江干，齐名巴蜀。 新政古镇，自
古为川北水陆集市，唐、五代、宋皆曾置县于
此。 唐天宝十五年，鲜于叔明宦游之际，于离
堆西岩肇建景福宫，后易名“忠贤祠”，乡俗称
“离堆观”。 自此，山水胜迹，始融文脉。

隔路相望，园外工地鼎沸，机声与笑语
相和。 友人告曰：此地将筑楼宇，兴学堂。 学
堂名离堆小学，专收仪陇工业园区外来务工
子弟，教绩不逊县邑名校。 楼宇落成，亦供务
工之家安居。 一校一宅，解羁旅思子之愁，纾
异地分居之苦。

园中有颜鲁公塑像，眉峰凝肃。 昔鲁公
作《鲜于氏离堆记》，其文有云：“阆州之东百
余里，有县曰新政。 新政之南数千步，有山曰
离堆。 斗入嘉陵江，直上数百尺，形胜缩矗，
欹壁峻肃，上峥嵘而下洄洑……”文辞雄健，
气韵开张，历来为骚人墨客所仰。 惜通篇唯

状山水、叙故交，不见生民安乐之态。
历代题咏，大抵如是。
唐代诗人元稹， 月夜临江， 抒怀人之

思：新政县前逢月夜，嘉陵江底看星辰。 已
闻城上三更鼓，不见心中一个人。 唐朝的司
空曙，雨后寻幽，寄闲逸之情：雨后园林好，
幽行迥野通。 远山芳草外，流水落花中。 客
醉悠悠惯，莺鸣处处同。 夕阳自一望，日暮
杜陵东。 宋朝的苏辙览古兴叹， 触旧事之
愁：天高山海近，春尽草生池。 禾黍多新恨，
川原自昔时。 花存故苑丽，樵出旧城隳。 莫
望瓜洲渡， 曾经驻佛里。 清人李澍流连林
壑，感崖碑苔痕 ：离堆突兀映斜曛 ，遥指山
头不断云。 诸峰易迷七里雾，数峰拟住三茅
屋。 林峦斗绝形无偶，千谪客来不思辞。 苦
雨凄风荆棘里， 摩崖碑面滋苔纹。 诸家笔
墨，多写一己羁愁 ，山川风物 ，罕及苍生哀
乐，更无今世清和盛景。

一山一江一离堆，一楼一校一园区。 书
法广场之上，长卷《鲜于氏离堆记》宛然如飞

瀑垂落。翁稚执水笔临帖，往来不绝。鲁公楷
书雄阔方正，世称“颜体”，与柳公并称“颜筋
柳骨”。 其字如其人，风骨凛然，清正端方。

仪陇士人慕其品学， 世世传习书法，历
半世纪而不辍。 今此地继剪纸、篆刻之乡后，
复膺“中国书法之乡”美名，邑内名家辈出，
皆沐鲁公遗风。

循崖而下，林木蓊郁，嘉陵江迤逦眼前。
江涛至斯，敛奔涌之势，温婉恬静，宛若处子。
林间遥眺城郭，楼宇错落，山水相融，不愧“宜
居佳县”。 徜徉此间，尽览川中名堆之胜，饱享
千年文脉之韵。 诚如鲁公所言：“游于斯，息于
斯，聚宾朋于斯，虚而来者实而归。 ”

离堆东崖磐石之上，唐宝应元年所镌鲁
公真迹，历千载风霜。 一九七八年出土，翌
年列为蜀中名碑。 原碑文字多漫漶，现仅存
三十九字，字径九分 ，笔力苍劲浑厚 ，神韵
悠然，为鲁公中年力作，亦是书苑瑰宝。 今
以琉璃护罩之 ，水光映壁 ，笔意依稀可辨 。
时有学书者焚香置帖， 敬拜先贤， 慕其翰

墨，仰其风骨。
复前行，泉声泠然。 山间有池，即古九曲

流杯池，源出桂花井。 泉自石隙渗出，澄冽甘
美，冬暖夏凉，烹茶煮饭，其味甘醇。 池畔石
室，乃昔鲜于氏读书之所。 乡邻往来汲水，皆
用小器，不取盈担。 询其故，答曰：“日用足
矣，人不可贪。 ”又问泉何以佳，曰：“经百沸
而无垢。 ”复问护泉之策，答云：“民得其用，
便是善护。 ”

古来文人登临， 皆叹此山危崖凌空，江
滩浪急，峰壑奇绝，有仙山缥缈之态。 然昔日
江道险隘，为千里嘉陵畏途，舟行至此，如闯
鬼门。 是以汉魏以降，山中坛庙林立，香火不
绝，道风日盛，亦助古镇商旅繁兴。

今登鲁公祠，临风怀古。 昔日惊涛险滩，
已然不见。 道观虽废，险途不复。 江流平展，
澄碧如镜；两岸楼台栉比，车马往来，一派升
平。 友人道：自建国以来，嘉陵江历经整治，
诸库星布，蓄泄有度，兼收水利、发电之利。
江岸林秀水清，风光焕然。 及离堆之畔，风柔
浪静，景色如画。 闾阎林立，商旅往来，四时
清和，上下安泰。

俯仰今昔，感慨系之。 今援笔为文，名曰
《离堆新记》。

□ 张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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